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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雅堂先生的詩社活動

連牙在全先年的詩不土活動

，...a...&-~早早『

-一、 A!J言

王文顏

政治大學中文系

連雅堂先生生於清光緒四年(一八七八) ，卒於民國二十五年(一九
三六) ，享年五十九歲。在連先生的一生當中，他始終以維護臺灣漢文化

為職志，而積極參與詩社活動，正是他維護臺灣漢文化於不墜的重要手段

之一;連先生在文章中一再強調說 r 文運之存，賴此一線 J 1 、「文運

之延，賴此一線 J 2 ，又說 r 三十年來，漢學衰頹，至今已極，使非各

吟社為之維持，則已不堪設想 J 3 ，由此可見連先生對於詩社的重視，以

及他熱中參與詩社活動的深意。

「報社」是連雅堂先生的職業舞台 r 詩社」是連雅堂先生的生活重

心，兩者相輔相成，都對連先生的文化工作起著奠定基礎的重要作用。本

l 見〈臺灣詩薔〉九號(爍杜第一集序 ) ，該文〈雅堂文集〉作〈爍社同人集序

2 見〈臺灣詩薔〉第二號連雅堂(畫灣詩社記 ) ，又見〈畫灣詩薔〉第四號(臺灣

詩社大會記)。

3 見〈臺灣詩薔〉第二十二號(餘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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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選擇<連雅堂先生的詩社活動>做為論題，一則是想將連雅堂先生的詩
社活動事跡敘述清楚，再則是想探討連雅堂先生鼓吹詩社活動的深層目
的;或許從中我們也可以體會一位文化工作者，在異族殖民統治之下，如
何辛苦的維繫漢文化的香火。

二、 Æ~立攻入盟詩社

想要了解連雅堂先生一生參與詩社活動的價概，從他的居住所在地切
入，不失為方便手段;臺南是他生長的地方，居住臺南之時，他與友人創
立浪吟詩社和南社，而這兩個詩社便是他聯吟酬唱的根據地;清光緒三十

四年(一九O八) ，先生三十一歲，任職於臺灣新聞報漢文部，舉家移居
臺中，開始納交於爍社成員，相從甚密，次年，乃應林朝忠先生之邀請，
入盟爍社，與中部的詩社中人吟詠甚歡;民國八年己未(一九一九) ，先
生四十二歲，是年，先生應華南銀行發起人林熊徵之聘，擔任秘書工作 ，
負責處理南洋華僑股東事宜，先生乃遷居臺北大稻埋，開始與臺北瀛杜諸
君子交往，詩酒酬唱，十分愉快;越四年(即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 , 

林景仁創立臺北鐘社，先生亦入盟其中，後來留下許多珍貴的作品，連載
於先生所發行的〈臺灣詩薔〉之中。以上所述是連雅堂先生創立或入盟詩
社的價概，連先生在〈臺灣詩薔〉第二號(民國十三年三月出刊)中刊登
一篇<臺灣詩社記>，文中有許多他自己參與詩社活動的記錄，下文擬以
之為基礎，並參酌其他相關資料，仔細論述連先生的詩社活動史實。

1 .浪吟詩社

浪吟詩社是連雅堂先生與友人所創立的第一個詩社，先生於<臺灣詩
社記>一文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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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未(一八九五)之威，余年十入，奉諱家居，手寫少陵全集，始稍稍
學詩，以述其家國淒涼之感。當是時，戒馬俊飽，四郊多警，措紳避
地，巷無居人，而禁應祥、陳瘦痕輒相過訪，至則出詩相示，顧不審其

連雅堂先生的詩社活動

優劣也。越二年(一入九七) ，余歸自花上，鄉人士之為詩者漸多，而

應祥忽沒，乃與瘦痕、吳楓橋、張秋濃、李少青等，結浪吟詩社，凡十

人;月必數會，會則賦詩，春秋佳日，復集於城外之古剎，凡竹溪、法

華、海會諸寺，靡不有浪吟詩社之墨藩，朋替之樂，無過於斯。乃不十

數年，相繼祖謝，今其存者，唯余與蔡老迂而已，回首前塵，寧無怠

痛。

在這一則資料之中傳達了幾項訊息，其一，浪吟詩社成立的時間，是

在「乙未之歲 J ( 一八九五)的「越二年 J (一八九七) ，也就是光緒二
十三年，日本據臺後第三年，連雅堂先生二十歲 ;其二，浪吟詩社的創立

者「凡十人 J 包括連雅堂先生與其好友陳瘦痕、吳楓橋、張秋濃、李少

育等 4 其三，由「月必數會」及「春秋佳日，復集於城外之古剎 J 可

見浪吟詩社的活動十分頻繁。按「乙未之歲 J (一八九五)正是臺灣割讓

給日本的年頭，先生在此時「手寫少陵全集 J 其用意至為明顯，杜甫愛

國憂民，社會寫實的詩風，正是先生此時急於想學習的，兩年後，先生即

與友人創立浪吟詩社，其用意應該是前後一致的;又據後文我們得悉浪吟

詩社結束於「丙午年冬 J ( 一九O六) ，因此浪吟詩社前後大概維持十年

左右。

2 .南社

南杜是連雅堂先生繼浪吟詩社之後，聯合友人所創立的第二個詩社，

先生於<臺灣詩社記>一文中云:

4 十人之中，姓名可考者，除文所提五人外，鄭喜夫〈連雅堂先生年譜〉又增加曾

復生、蘇捷稀、蔡維潛等三人;年譜中亦對浪吟社的創立者與創立時間 ，提出兩

種異說 r 賴于清先生撰」古今畫灣詩文社( 一 ) ，謂浪吟詩社係光緒二十二

年，許南英歸里後 ，邀蔡國琳等所組織者。而謝籍軒詩集所載胡鏡釗先生撰懷念

賴軒翁，則云浪吟詩社係光緒二十二年九月初三日為紀念臺南失守週年而組織

者，且杜名作婉創浪吟詩社 ，皆不知何所據，並存待考。」可一並參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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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丙午本(一九O六) ，余以社友零落(按指浪吟詩社) ，復諜振起，

乃與是痕邀趙雲石、謝鎮軒、~~小奇、楊宜綠等，改創南社，凡十餘
人;這已百間(一九O九) ，入社者多至數十，奉蔡玉屏先生為長，桐
玉屏逝，改奉雲石;辛亥春(一九一一) ，開大會於兩廣會館，全臺之
于至者百人，假身鹿耳間，聞風而起者，以百數，斐亭鐘聲，今繼響
~。

由以上引文可知，南社成立的時間，是在「丙午冬 J ( 一九O 六) , 

上距浪吟詩社成立的時間，已有九年，此時連雅堂先生二十九歲;南社的
缸動機，是因為浪吟詩社的「社友零落 J 為了「復謀振起 J 所以
;改創南社 J 可見兩者之間有其關連性;又由「入社者多至數十』、
「聞風而起者，以百數」及「開大會於兩廣會館 J 可見南社的發是順
利，在臺南地區曾經造成一股風潮，而且與全臺詩社互通聲氣 ，奠定其在
南部詩社中執牛耳的地位。

南社成立後不久，連雅堂先生即遷居臺中(按遷居時間為光緒三十四
年、一九O八) ，任職於臺灣新聞報漢文部，民國八年(一九一九) ，又
遷居臺北，但連先生卻始終忘懷不了南社的社友，連先生於〈臺灣詩薔〉
第十四號<餘墨>中為文云:

全臺詩社第二回大會，以本月(民國十四年二月、一九二五)七日開於
臺南，辱承寵招，而余羈旅稻江，社門卻掃，不獲一歸故里，得從諸君
子後，自呼負負。

按此文之寫作，上距南社之創立，已有二十年之久，而連先生卻以不
得出席南社主辦之全臺聯吟大會而深表惋惜，其關懷南社，惦念昔日詩友
之深情，完全表露無餘。

連雅堂先生在南社之時，任職於臺南新報漢文部，光緒三十三年(
TOE) ，先生曾在該報發表<臺灣詩界革新論>一文 5 ，極力反對擊齡
U字，苗時臺中臺灣新聞報記者陳枕山及臺中爍社成員群起攻之，筆戰旬
日，驚動騷壇，後經爍社大老林癡仙調解，事遂平息。

5 該文巴(失，先生於〈臺灣詩薔〉第一十九號(餘墨〉之中，曾追憶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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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樑杜

爍杜是連雅堂先生遷居臺中之後，應爍社香宿林癡仙之邀而入盟該

社，先生於<臺灣詩社記>一文中云:

機社~臺中詩人等萃之所，林癡仙之所倡也。先是戊己之際，苑裡蔡啟

運、鹿津陳4鬼庭合設鹿苑吟社，時以郵筒相唱和，及乘仙歸自晉江，倡

操社，賴紹堯、林南強聞其志而贊之，啟運、塊庭與呂厚港、傅鶴亭、

陳滄玉和之，這訂社章，立題名錄，~春秋之會，和者;是眾。己商(一

九O九) ，余居大域，乘仙邀入社，得與諸君子晉接，以道義文章相切

酬。顧自設社以來，二十有二載矣，痕仙、紹堯、犀港、啟運、滄玉，

雖前後但謝，而林灌囡鐘起，鶴亭、南強、塊庭俱健在，建碑刊集，以

紹乘仙之志，機社之興，猶未艾也。

又先生於<爍社同人集序>6 一文中云:

先是戊戌之歲(一八九入) ，林子癡仙始倡是社'和者十數人;越七

載，余居大澈，邀入社。

按標杜創立的年代，及連先生入盟該社的時間，連先生在文章中所

載，略有出入，當據〈樑社沿革志略〉為準'該書以編年為體，舉凡該社

之活動，社員之入盟，均有詳細記載，其記載爍社之成立云 r 清光緒二

十八年(王寅) ，霧峰林癡仙(俊堂)、林南強(幼春)、燕霧大莊賴悔

之(紹堯) ， 三子始結詩社，名之日爍。」又記連先生入盟的時間云:

「清宣統元年(己茵) ，臺南連雅堂(橫)加盟為社友。」按連先生於光

緒三十四年(一九O八)遷居臺中，借住於林資辦、先生位於東大敬之瑞

軒，與四方名士往來頻繁，尤其與樑杜詩友過從最密，次年即應林癡仙之

邀而入盟爍杜。

連雅堂先生在入盟爍社之前，與爍杜詩友曾經有過筆戰(見前文) , 

6 該文見〈雅堂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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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退社亦不甚愉快，據〈爍社治革志略〉記載，先生於庚午年(民國十九
年、 一九三0) 被迫自爍杜成員中除名，事件經過是這樣:該社理事於=
月十三 日(古曆二月十四日)集會於霧峰林南強之會客室，決議 r 社友
中不出席本會總會超過三回以上者，應照社則看做退社。」同年四月 二日
於林灌園府第招開春季總會，會中「就本年三月十三日理事會議決之社友
別後八年(按前文作三年)不出席於總會應照社則第二十四條看做退扑一
事，質之於眾，滿場一致無異議，照原案可決。 J r 次有提議某杜友亦多
年不出席，應照社則看做退社者，一時議論紛紛，結果用無計名投票以定
可否，因贊成原案者得大多數，不贊成者二票而已，遂決定認為退社。 1
按文中所稱「某社友」其實是指連雅堂先生，原先理事會的決議「三年示
出席總會，視為退社 J 可能只是針對一般社員，至於連雅堂先生，因主
在當時臺灣文壇上有特殊地位，故而被當做特別案例處理;鄭喜夫在〈連
雅堂先生年譜〉中評論此事件云 r按先生已八年未出席爍社總會，故理
事會此項決議，無異針對先生而為者;推原其故，亦屬臺灣阿片特許問題
一文之反響也。 」按先生於該年三月二日於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發表<臺
灣阿片特許問題>一文，會引起全臺輿論誰然，先生成為眾矢之的;此事
件始末因非本論文討論範間，故略之。

4 .瀛社

瀛杜詩友是連雅堂先生還居臺北之後所納交聯吟的主要對象，先生於
<臺灣詩社記>一文中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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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為全臺首府，而瀛社為之主。改革後，陳淑程、黃植亭等，曾設玉
山吟社，開會於龍山寺，未幾而息;這丁未春(一九O七) ，洪逸雅、

謝雪漁、倪希昶等，乃創瀛社，社員幾及百人，復與新竹之竹社，桃園
之桃社，互相聯合，時間大會，多士濟濟，集於一堂，可謂盛矣。余自

己未(一九一九)移家淡北，納交於瀛社諸君子，文字之歡，有逾疇
主丸。
日

按先生與瀛社諸君子交往，是在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其移居臺北之

連雅堂先生的詩社活動

後，先生是否入盟瀛社，因無史料可徵，故而難以斷定，不過從引文「納

交於瀛社諸君子，文字之歡，有逾疇昔 J 及其與瀛社大老顏雲年吟詠酬

唱等事跡推測，先生縱使未入盟瀛社，但其關係顯然非常密切;又先生於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刊行〈臺灣詩薔} ，其創刊動機就是產生於民國

十年(一九二一)瀛杜招開全臺詩社聯吟大會之時(詳見後文)。

5 .臺北鐘杜

有關臺北鐘社的來歷，鄭喜夫〈連雅堂先生年譜〉云:

秋(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 ，林景仁歸垂，在臺北與里間相善者作文

字飲，問日有詩鐘之聚，這設臺北鐘社;旋林伯壽迫自香港，林焦祥歸

自上海，而莊棟蔭、蘇鏡潭、王胎娃三人復至自問省，鐘會益盛焉。

本(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 ，歲闌多間，先生(接指連雅堂)與謝汝

銓、魏清德、黃贊鈞、劉育英、羅秀息、劉克明、張漢、林馨蘭等，陸

續參加臺北鐘社之鐘會;按絃拭徽，量敵選封，雅膏瀏亮，造互鋒起，

諸格悉備，計百數十題，數百十聯;林景仁乃取而艾汰，分門別類，輯

而藏之，題曰<泉海鐘聲>;蓋以莊鳥越聲，備異日內渡，攜示設莊吟

社社友 7 後連載於〈臺灣詩等〉。

又連雅堂先生於〈臺灣詩薔〉第一號<騷壇紀事> (刊行於民國十三

年二月十五日)云:

鐘社(臺北) 自客冬創社以來，每逢星期及星期三五，相約小集，各

作詩鐘二三唱，分還甲乙，而本年元日，會於季丞寓樓，拈韻賦詩，自

是隔日一集，佳作如林，斐亭鐘聲，今繼響矣!

經由以上引文，我們知道臺北鐘杜創立於民國十二年秋季，當時只是

7 寂莊吟社是林爾嘉與施士泊、許南英等人所創立的詩社，光緒二十一年底關條約

簽訂後，日人據臺，他們均內渡廈門鼓浪嶼而創立該社;林爾嘉為林景仁之父

親，板橋林家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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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人的小集，以林景仁為首，入冬以後，連雅堂先生與其他友人陸續加
入，鐘杜規模始擴大，而且佳作如林;翠年，連雅堂先生刊行〈臺灣詩
薔) ，乃要求林景仁將該社作品整理，以<東海鐘聲>為題，連載八期，
其中收錄許多雅堂先生的作品，由此可見先生出席該社活動十分踴躍。

三、對詩社活動的鼓吹

1 . 熱心參加詩社活動

連雅堂先生在臺南、臺中、臺北之時，除了積極參與其所創立或入盟
的詩社之外，亦熱烈響應其他詩社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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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戌 ( 一九一0) 入月十五日，嘉義羅山吟社招開成立大會，先生與南
社成員趙鐘麒、謝石秋等與會，會後攝影留念。 8

己未(一九一九)十月，第一次瀛桃竹三社聯合擊林吟會在基隆陋園舉
行，先生與會，被推為第一唱富貴花之左詞宗，及第二唱漁笛之唯一詞
宗;是會先生有漁笛擬作，及陋園即事贈主人顏雲年五古。 9

甲子(一九二四)七月， (臺灣詩著〉 第六號正式發行，<騷壇紀事>
欄中記載，高雄旗山美友吟社以「春興七律J~社課，並將六十首作品
函託先生評選。

庚午年(一九三0) 十月，桃園桃園吟社周石輝與大甲措吟社社香園、

8 見鄭喜夫 〈連雅堂先生年譜 ) ， 按 〈 臺灣詩薔 〉 第二十號(花叢迴顧錄 〉 云 :
「戌申( 一九O八)仲秋， 余赴羅山詩社之會 J 鄭喜夫 〈連雅堂先生年譜〉則

據盧嘉興先生撰( 清末遺儒臺南謝氏昆仲文武秀才) 一文考訂云 r 戌申 ( 一九
O J\) 為庚成( 一九一 0) 之誤無疑。 」

9 見鄭喜夫 〈連雅堂先生年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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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登瀛吟社盧鑽祥等創刊詩報，延請先生等十入人為顧問，而林嵩壽

等二十二人為贊助員。 10

以上所引資料雖然不多，但可看出連雅堂先生對詩社活動的鼓吹，十
分賣力，或出席他社的詩會活動，或擔任詩社活動的詞宗，或為他杜評選

作品，而且還擔任詩報的顧問，其多樣性的活動內容，正體現了連先生的

熱誠。

2 .刊登詩社活動消息及作品

連雅堂先生在臺南時，主持臺南新報漢文部，在臺中時，主持臺灣新

聞報漢文部，在臺北時，毅然發行〈臺灣詩薔〉月刊;其主持漢文部之

時，有否藉之鼓吹詩社活動，不得詳知，但從前文所引他發表<臺灣詩界

革新論>，因而引發旬日筆戰的往事看來，連先生藉新聞報刊以鼓吹詩社

活動的行為，由來已久;又民國十九年( 一九三0) 先生五十三歲，當其
返回臺南故鄉時，曾於三六九小報刊登一則啟事云 r 不侵歸鄉之時，曾

承南報社長囑主詩壇，自分學殖空疏，得與諸君子唱酬，實為欣慰;然不

侵因撰〈臺灣語典) ，急於殺育，朝夕研求，無暇及此，經已辭退，而各
地吟侶猶時以佳作惠寄，自當登諸三六九小報，以酬嘉腕，肅此布聞，諸

維亮鑒。 J (本文登於三六九小報第一百三十六號，引文見於〈連雅堂先
生集外集 ) )由此可見，連先生到晚年猶念茲在茲，欲將「吟侶」的作品

刊登報上;而〈臺灣詩薔〉的刊行，最可看出連先生藉媒體以鼓吹詩社活

動的用心;有關〈臺灣詩薔〉的刊行緣起，據〈臺灣詩薔〉第四號<臺灣

詩社大會記>一文云:

囊年，瀛社大會時(民國十年十月二十三日、一九二一) ，連雅堂氏曾

以聯合全臺詩社之議，商諸顏雲年氏，并擬刊行雜誌'結作鼓吹，蓋以

今日之臺灣，漢學式微，群德淪落，文運之延，賴此一線，自非糾集多
士，互相勉勵，不足補弊起衰。雲年 i家是其說，而顧慮經費，不敢舉

10 見鄭喜夫 〈迪雅堂先生年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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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其議進止。

由引文可知，連雅堂先生早有「聯合全臺詩社」、「刊行雜誌'藉作
鼓吹」的構想，而其刊行雜誌的目的，在於「糾集多士，延續漢學 J 雖
然當時因經費困難而作罷，但事隔不久之後，連先生終於實現他的願望，
於民國十三年二月十五日發行〈臺灣詩薔〉第一號。

〈臺灣詩薔〉是些「臺灣詩」為主體的月刊，其版面安排與詩社活動
直接關連者，大約有二方面:刊登全臺詩社活動消息、徵求詩鐘或詩作、
刊登詩社成員作品，茲分別論述如下: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 二 月十五日， (臺灣詩薔〉第一號正式發
行，其中刊登連先生<致臺灣各詩社書>一則，全文云:

臺灣各詩社息鑒:臺灣詩學，於今為盛，文運之延，賴此一線，而眷顧
前途，且欣且戚，是是發刊詩巷，籍資鼓吹，扶弊起衰，語無小補?然
獨力難勝 ， ì家虞隕越，所霎時賜教言，俾匡不遠。而本報亦特闢詩訊一
欄，主通聲氣，如有徵詩及擊綽吟，并祈抄示，以備刊登，傳之藝苑，
不勝禱盼!速推常敬啟。

連先生長期從事報社工作，因此他將「互通聲氣」視為鼓吹詩社的重
要手段，見解極為正確而先進，在〈臺灣詩薔〉第一號至第十一號之中，
均安排有<騷壇紀事>一欄，將全臺各詩社活動的重要消息'刊登其中;
可情第十二號以後，不知何原故，此欄即未曾再見。

徵求詩鐘或詩作，也是〈臺灣詩蕾〉鼓吹詩社活動的方法之一，對於
入選的佳作，除了給予獎品之外，並且擇優刊登，如此則帶有比賽性質，
對於新手，應該有不錯的激勵作用;在〈臺灣詩薔〉的<騷壇紀事>欄
中，即有許多全臺詩社徵詩的消息，可見此種方法當時常被使用，而在
〈臺灣詩薔 〉 之中，即有四則署名〈臺灣詩薔〉的徵詩廣告，茲將全文原
貌引錄如下，以供參考:

其一 ，見於〈臺灣詩薔〉第四號者:

徵求詩鐘 (臺灣詩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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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劍潭夜光碎錦格

一.限至五月廿五日截收

一.選取佳作擬載第五號詩薔

一.惠稿請示住所姓名，以便發送贈品

其二 ，見於 〈臺灣詩薔〉 第九號者:

徵求詩鐘 (臺灣詩薔)

一.眼字: 一剪梅鼎足格

一.限至十月廿五日截收

一.選取佳作擬載於明年元旦詩薔
一.惠稿請示住所姓名，以便發送贈品

其三 ，見於 〈臺灣詩薔 〉 第十二號者:

徵詩 (第一回) 臺灣詩薔

連雅堂先生的詩社活動

一.題目:稻江冶春詞七絕不限韻每卷最少四首

一.期限:十四年一月 三十日

一.揭曉:擬登詩薔第十五號

一.通訊: 惠稿如用別號，中斤將居處通知

其四，見於 〈臺灣詩薔〉 第十七號者:

徵求詩鐘 (臺灣詩薔)

一.題目:蝴蝶蘭合詠格，依「春」字

一.期限:五月 三十日截止

一.揭曉:登載第十八號詩薔
一.通信:投卷之時請寫住所姓名

以上徵稿所得之入選佳作，均依約刊登於〈臺灣詩薔) ，例如「劍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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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光﹒碎錦格」選取正取三十名，刊登於〈臺灣詩薔〉第五號 r 一剪
梅﹒鼎足格」選取二十九名，刊登於〈臺灣詩薔〉第十二號 r稻江冶春
詞」選取十名四十首，刊登於〈臺灣詩薔〉第十五號 r 蝴蝶蘭﹒合詠
格」選取十二名，刊登於〈臺灣詩薔〉第十九號;雖然刊登的期別與徵稿
偶有出入，但並無大礙。連雅堂先生對於徵詩活動，曾明白宣示云 r徵
詩，雅事也，而慕虛名;作詩，樂趣也，而平贈品;市道相交，旁人齒
冷，報章所載，嘖有煩言，詩學之興，豈若是耶? J II 可見連先生是將此
事視為「雅事」、「樂趣 J 目的在激發「詩學之興 J 如果存有「慕虛
名」、「干贈品」的想法，都應該被鄙棄。

在〈臺灣詩薔〉的版面之中，連先生專門安排兩欄刊登「詩作 J 其
一:<詩存>，以主錄臺灣先賢詩作為主;其二:<詩鈔>，以登錄當時
臺灣名家詩作為主，兩者都極具文獻價值。其中<詩鈔>欄是每期的頭
版，連先生對此欄的重視，於此可見一斑，當中即登錄許多詩社中人的作
品，其鼓舞詩社中人的用意，至為明顯;又前文所舉<東海鐘聲>一例，
亦為連先生保存、刊登詩社中人作品之明証。

四、對詩社活動的評價

1 .肯定詩社的時代意義

連雅堂先生身處日本殖民統治時代，臺灣漢文化之傳播，深受日本皇
民化政策的鉗制，一九一九年日本政府公布「臺灣教育令 J 全力施行殖
民地同化政策，此後，臺灣的漢文化幾乎沒有發展的空間;而詩社活動是
被允訐的，許多漢學根抵深厚的日本文士，或駐臺官員，他們也熱中於吟
詠詩歌，甚至還糾集同好，自行籌組詩社，吟詠無間，例如玉山吟社、 1、規定
社 穆如閥、南雅詩社等，就是以日本人為骨幹而成立的詩社;一
這樣的特殊背景，因此日據時代的臺灣詩社格外發達，數量之多，遠超過

11 見〈童灣詩薔〉第五號(餘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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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各時代;日本人藉此懷柔臺籍人士，臺籍人士則藉此延續漢文化;林

南強先生於<爍杜題名碑記>一文中云 r 世變以來(按指乙未割臺) , 

山澤直儒，計無復之，遂相率而遊乎酒，人逃於蓮社，有一倡者，眾輒和

之，迄於今，島之中社之有聞者以十數，嗚呼!是亦風雅之林，民俗盛衰

之所繫也，可不慎數 J 12 林先生處身於淪陷之時，只能含蓄的說詩社具

有「風雅之林」、「民俗盛衰」的時代意義，其實「漢家文化」、「民族

精神」才是他真正想說的，由「可不慎蠍」一旬，我們不難體會其語重心

長的沉重心情。

連雅堂先生是一位富於民族精神的臺籍人士，乙未(一八九五)割臺

之時 r 年十八，奉諱家居，手寫少陵全集，始稍稍學詩，以述其家國淒

涼之感。 J 13 從此之後 r 詩」即成為他抒發情懷的主要工具，兩年後，

他與友人創立浪吟詩社，就此開啟他數十年連續不斷的詩社活動，不論居

住在臺南，在臺中，或在臺北，他都是當地詩社活動中的健將;連先生之

所以如此熱中於詩社活動，理由無他，就是他肯定詩社具有特殊的時代價

值;此種理念，深植於心，始終不變，因此在他的文章之中，也?再強調

此點，茲將其重要者列舉如下:

顧念海桑以後，吟社之設，先後而出，今其存者六十有六，文運之延，

賴此一線，是亦民俗盛衰之所繫也。(見〈臺灣詩著〉第二號連雅索<

臺灣詩社記>)

讀者諸君怠鑒:鄙人發刊詩誓，原非營業之計，良以臺灣今日之漢文，

廢墜已極，非籍高尚之文字，鼓舞活潑之精神，民族前途，何堪設想;

然印費浩大，獨力難支，提筆蜘躇，不勝憂慮，諸君為臺灣計，~漢文

計，如承定購之時，祈將報資先~息下，俾得周轉，以免滯停，豈~鄙

人之幸，臺灣民族之文明亦有賴焉。雅堂敬啟。(見〈臺灣詩等〉第三

號)

囊年，瀛社大會時，連雅堂氏曾以聯合全臺詩社之議，商諸顏雲 年

氏，并擬刊行雜誌，藉作鼓吹，蓋以今日之臺灣，漢學式微，群德淪

12 見〈臺灣詩薔〉第一號。

13 見〈畫灣詩社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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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文運之延，賴此一線，自非糾集多士，互相勉勵，不足補弊起衰。

雲年深是其說，而顧慮經費，不敢舉行，其議進止。(見〈臺灣詩著〉

第四號<臺灣詩社大會記>)

不低之刊詩巷，厥有二義，一以振興現代之文學，一以保存舊時之遺

書;夫知古而不知今，不可也，知今而不知古，亦不可也;故學術尚

斬，文章尚舊，採其長而棄其短，艾其羔而揚其芬，而後詩中之精神乃

能發現。(見〈臺灣詩等〉第五號<餘墨>)

海桑以後，士之不得志於時者，競逃於詩，以寫其他條無聊之惑，一倡

百和，南北並起，其奔走而疏附者，社以十數;而我蝶社吃立其間，左

縈右拂，董聲騷壇，文運之存，賴此一線，人物之蔚，炳於一時，詩雖

無用，而亦有用之之日。(見〈臺灣詩等〉九號<蝶社第一集序>，

〈雅堂文集〉作<蝶社同人集序>)

臺灣文化，今消沉矣，振興之策，雖有各種，而發皇詩教，鼓吹詩風，

以造成完全之人格，則詩替之責任，而不候所欲就教於邦人諸友也。

(見〈臺灣詩等〉第十二號<餘墨>)

三十年來，漢學衰頹，至今已極，使非各吟社為之維持，則已不堪設

想，唯各吟社之提倡，注重乎詩，夫詩為文學之一，茍欲作詩，必須請

書，如乘此時而提倡之，使人人皆知讀書之要，漢學之興，可以豫卡。

(見〈臺灣詩著〉第二十二號<餘墨>)

以上引文均出自〈臺灣詩薔) ，而連先生發行〈臺灣詩薔〉之時，正

是他四十七、八歲之時，他的代表作〈臺灣通史〉、〈臺灣詩乘〉等，亦

已完稿多時，因此引文之中所體現的理念，正代表連先生最成熟、最肯定

的思想;連先生希望透過詩社活動以發皇詩教，而發皇詩教的目的，並非

僅僅止於學會作詩而已，所謂「詩為文學之一，茍欲作詩，必須讀書，如

乘此時而提倡之，使人人皆知讀書之要，漢學之興，可以豫←。」可見

「鼓舞人人讀書」和「復興漢學 J 才是連先生的終極目標;作為一位淪
陷於殖民地的讀書人，這樣的想法，應該是最根本而透澈的。

2 .對創作擊僻吟與詩鍾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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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國-圖-

擊僻吟與詩鐘是詩社從事創作活動的兩種主要項目，連雅堂先生雖然
完全肯定詩社的時代價值，但對詩社的創作活動，卻持保留態度，其中創

在詩鐘是連先生肯定而鼓勵的，他於〈臺灣詩薔〉第二號<餘墨>中云:

詩鐘亦一種游戲，然十四字中，變化無窮，而用字構思，遣辭運典，須
費經營，非如擊綽吟之七絕，可以信手拈來也;余謂作詩，先學詩鐘，

較有根底，將來如作七律，亦易對擒，且能工整。

詩鐘是一種作「七言對子」的文字遊戲，必須講究平仄對偶，還有限
題嚴字等規定，總共有二三十種格式，比起七律中的二三聯，嚴格許多，
連先生認為詩鐘作得好，對將來學作七律時，有很大的助益，因此給予肯
定;至於創作擊碎吟，連先生則批評多而鼓勵少，他於〈臺灣詩薔〉第一

號<餘墨>中云:

擊蟀吟~一種游戲墨筆，選韻閹題，門捷爭工，藉資消遣，可偶島之，
而不可數，數則其詩必滑，一遇大題，不能結構，而今人偏好.~之，亦

時會之使然欺!

又於〈臺灣詩薔〉第十九號<餘墨>中云:

二十年前，余曾以<臺灣詩界革新論>，登諸南報，則反對擊綽之非詩
也， . .....夫詩界何以革斬，貝IJ余所反對者，~擊蟀吟，擊轉吟者一種之
遊戲也，可偶為之，而不可數，數則詩格自卑，雖工藻錯，僅成土益，

故余謂作詩當於大處著筆，而後可歌可誦。

擊鯨吟是一種作詩比賽的文字遊戲，在中國有古老的歷史淵源，臺灣
的詩社集會之時，社員經常以之競技爭勝，限題、限體、限韻、限時，較
量高下，如此一來，作請變成一種比賽遊戲，詩歌的真精神容易因之而蕩
然無存，連先生針對此點，於〈臺灣詩薔〉第二十號<餘墨>中云:

今臺人士之所尚者，非詩乎?詩社之設，多以十數，詩會之間，日有所
間，而詩之真意義，知者尚少;夫詩者，最善最美之文學也，小之可以

函養性惰，大之可以轉移風化，其用神矣。而今之詩人知之乎，能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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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應酬頌揚之具乎?而詩之價值乃不失。

由此可見，連先生認為詩歌具有「函養i生情」、「轉移風化」的「神
用 J 一旦淪為比賽工具，則「詩之真意義」必然完全喪失，充其量只不
過是「應酬頌揚」的物品而已;連先生為了証明此一看法，在〈臺灣詩
薔 〉 第二號<餘墨>中，舉爍社社長蔡啟運的詩作為例云 r爍社前社長
蔡啟運先生，風雅士也，當年碩德，眾咸敬止;啟運固竹梅吟社員，慣作
擊鯨吟詩，每出一題，輒成數首，以誘撤後學，及爍社議刊同人集，諸友
各有佳構，而啟運之詩大費選擇，以擊鯨吟外少制作也，然則欲學作詩，
切不可專工此道，僅爭一 日之短長也。」此話雖然有褒有貶，但斥責擊鯨
吟詩之意至為明顯。

連雅堂先生既然對擊鯨吟頗有微詞，而擊鯨吟又是當時詩社活動常用
豆豆午模式，那麼建先生有何改善意見呢?以下一則資料或許能提供我們

近時，吟社每開大會，費款數百金，至者數百人，而僅作擊林吟二三，目
以了之，真是可惜;余意欲開大會，先出宿題，過徵吟詠'攜之蒞臨了
屆時復出一題，以古人之詩為韻，各拈一字，任選一體，短篇巨石聽
客所為，當有佳章，以傳藝苑;昔冒辟疆宴天下名士水繪園，漁洋且作
古律，欲以爭勝，因知多士濟濟，必能各騁(原作「聘 J 誤)其才
也。(見〈臺灣詩著〉 第二號<餘墨>)

依據上文可知，連先生認為預先出好「宿題 J 或以「宿題」作為社
課，如此則作者就有較多時間推敲吟哦，或許就能寫出佳作;至於社集之
時的擊鯨吟，除了維持限題、限韻的成規外，體制則開放由社員自由選
擇。又連先生對詩社活動中的「徵詩」與「杜課 J 也曾發表革新意見:

116 

?灣固多名勝，又饒古跡，而徵詩者竟舍近而圖遠，如桃葦渡也草
愁湖也，題目雖佳，終難觀感，即如此次華社所徵之臥龍崗，更嫌太
遠;夫詠懷古跡，必須身臨其地，而後能發幽情，不知、我輩在此室中，
而作弔古，雖極能事，終是死詩，而非法詩。羅山吟社亦以此期徵詩，
而題目為吳鳳墓，夫吳鳳固羅山之人，而殺身成仁之男子也，緬懷先

連雅堂先生的詩社活動

哲，喚起圓魂，詩人之分內事也，羅山諸君子而能以此提倡，則其對於

民族前途，豈鮮少哉 。 (見〈臺灣詩等〉 第十號<餘墨>)

美友吟社i丘以社課「大夫松」五律，囑余評點，余以此題為秦皇登封之

事，已屬枯窘，無處著想，若作七律，尚可敷衍，而五律則難下筆矣;

五律詠物之佳者，少陵稱老手，然、天河、初月、搏衣、歸燕諸作，大都

借物寄託，隨題發揮，非如課題之以刻畫為工也;余意凡欲作詩，須先

擇題，次選體，方有佳構，而詠物則以七律為宜，質之吟壇，以為然

否? (見〈臺灣詩等 〉 第十四號<餘墨>)

綜合以上兩則資料，連先生主張徵詩的題目必須「本土化 J 他認為

「桃葉渡、莫愁湖、臥龍崗」等「題目雖佳 J 但終就不易引發作者思古

之幽情;至於以「吳鳳墓」為題，對羅山(今嘉義)人而言 ，時近地親，

容易產生「緬懷先哲，喚起國魂」的效果，即是好題;此點意見最值得肯

定。至於「擇題」、「選體」方面，連先生亦認為兩者必須密切配合，否

則作者「無處著想 J r 難下筆矣 J 由此可見連先生是一位經驗豐富的

創作老手 。

五、結詩

經由前文之討論，我們對於連雅堂先生的詩社活動，大概可以獲得以

下幾項比較明顯的印象:

其一 ，連雅堂先生是一位富於民族意識的讀書人，他之所以熱中於詩

社活動，主要是因為他身處日據時代 ， i翼文化的延續，遭受極度摧殘，而

詩社活動是被日本人允許的，連先生因而將詩杜活動視為延續漢文化的重

要手段，他本人不但積極鼓吹，而且還熱中參與。

其二 ，報人是連雅堂先生的重要身分之一 ，不論他在臺南、臺中、臺

北，或是遠赴福建之時，都曾從事報業工作;而他在從事詩社活動之時，

報業方面的專業長才，正是他最有力的支援， (臺灣詩薔 〉 的刊行，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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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結合的最佳成品。

其三，連雅堂先生對詩社的時代價值，雖然持正面肯定的態度，但他
對詩社的創作活動，卻有所保留，詩鐘是他認可的，對擊鯨吟則批評多而
嘉許少，他認為詩社活動的最終目的在於「鼓舞讀書風氣」、「延續漢學
命脈 J 如果只為「學作詩」而參加詩社，則不可取;至於以詩社活動作
為「應酬」或「獲取虛名」的手段，則更應該予以鄙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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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鳴不己於風雨

雞鳴不已方台風荷

一在巨變中達雅全所展現的書主本色

簡宗梧

政治大學中文系

多少年來，連雅堂的〈臺灣通史序〉都被選為高中高職國文的教材，

所以為莘莘學子所熟讀。雅堂先生在這篇文章的最後說:

洪惟我祖先，渡大海，入荒陳，以拓殖斯土，為子孫萬年之業者，其功

偉矣!追懷先德，眷顧前途，若涉深淵，彌自做惕。烏乎!念哉!凡我

多士，及我友朋，惟仁惟孝，義勇奉缸，以發揚種性;此則不倍之幟

也。婆娑之洋，美麗之島，我先王先氏之景命，實式憑之。

所謂「凡我多士... ••• ，不債之幟」云云，連雅堂顯然是以中國傳統之

士自任。錢賓四先生曾說 r 中國之士則自有統，即所謂道統。此誠中國

民族生命文化傳統之獨有特色，為其他民族之所無。 J 1 中國知識分子的

道統，黃俊傑有相當精闢的說明:

從中國歷史的經驗來看，中國知識份子自春秋戰國初次出現於歷史舞臺

之時，即已發展了一種群體的自覺，而以文化傳統的承先與啟後自任。

l 錢穆 〈 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士 } , (臺灣日報) ，民國 79 年 9 月 2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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